
書評

「知青文學」停滯不前久矣！

1980年代中期起，一度喧囂的「知

青」寫作，逐漸冷卻，沉寂至今。

作為一種寫作題材，與「反右」、

「文革」等相比，知青寫作本有更寬

鬆與靈活的寫作環境，而知青一代

作為文革後第一批接受高等教育的

主要群體，理應具備更高遠的歷史

反思能力。但知青寫作新作寥寥、

善乏可陳的創作現實，昭示着上述

優勢的白白揮霍。這一創作窘境充

分反映：在缺乏根本性反思的前提

下，在「傷痕」和「青春無悔」的雙重 

規約下，知青寫作（尤其是親歷性寫 

作）難有質的突破。窘境更導致惡

性循環：早期以知青自傳寫作成名

的作家，唯恐被冠以「知青作家」的 

標籤，爭先「逃離」這一主題創作，

另闢未必廣闊的寫作空間。

近年來，以「記憶」的方式表現 

「個體經歷」的文學作品，為數眾多

且備受關注。作為一種具有新的文

學風格和美學意蘊的「記憶寫作」，

既不同於傳統自傳、回憶錄的呆

板，亦有別於新歷史小說的虛構想

像。先在網絡寫作，後於2012年

結集出版的徐小棣敍事散文集《顛

倒歲月》（引用只註頁碼），便是知

青「記憶寫作」的代表。

徐小棣：《顛倒歲月》（北京： 

三聯書店，2012）。

「記憶寫作」與知青寫作新路向
——評徐小棣《顛倒歲月》

●黃　勇

＊	本文係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記憶寫作與新世紀文學」（GD14XZW04）的

階段性成果。

1980年代中期起，

一度喧囂的「知青」

寫作，逐漸冷卻，沉

寂至今。在缺乏根本

性反思的前提下，在

「傷痕」和「青春無悔」

的雙重規約下，知青

寫作（尤其是親歷性

寫作）難有質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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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倒歲月》講述一個1953年

出生的普通北京女孩的成長經歷，

尤以文革初期紅衞兵運動高潮階段

及其後作為知青「上山下鄉」的歲月

為主。這是一部有着明顯代際特點

和身份自覺的追憶寫作：作為上山

下鄉主體的1950年代生人，在進

入暮年之後進行的拉開時空距離的

非功利性書寫，表達寫作者的人生

回望與反省，對被遮蔽和扭曲的知

青集體記憶的反撥與修正。相對於

以往美化知青生活的自傳寫作，其

以「個體記憶」為基礎的寫作方式

與敍事效果，在直面創傷和還原歷

史情景的同時保有溫情的歷史理

性，以及在文筆和語言等方面有所

創新和突破。

討論與定位《顛倒歲月》的文

學／文化意義，需先將其置於知青

寫作的序列中，在此基礎上更進一

步超脫知青寫作，以作更客觀清晰

的定位。本文擬從「知青寫作史」、

「類自傳：追述知青前史」、「懺悔與 

擔當：從個體到集體」等角度，就

《顛倒歲月》及其代表的知青寫作新

路向做文學史意義的定位與評述。

一　知青寫作史

對於二十世紀知青寫作，文學

評論家丁帆做過簡要評判1：

首先，它是被綁縛在「傷痕文學」 

的祭壇上，用悲劇的手法抒盡了一

代知青的苦難和悲情；爾後，它又

被凌駕於「英雄主義」的戰車上，

以悲壯的美學情調淨化和聖化了那

一段「苦難的歷程」；九十年代，隨

着矯情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的潰

滅，「知青題材」作為一個過去時態

的歷史而被封存起來。

作為文革後「新時期文學」復蘇的

主潮，傷痕文學充斥着「訴苦」，知

青寫作並不例外，但是，無論是盧

新華、孔捷生式的「控訴」，還是梁

曉聲、張承志式的「英雄主義」，以

及史鐵生、韓少功式的「浪漫主義」 

情愫2，其缺陷早已眾所周知。

由於社會文化環境的變化以及

本身缺乏新的突破，1980年代後

期起，知青寫作數量銳減，影響衰

微，逐漸陷入全面低潮。正如研究

者姚新勇所說，「1987-1988年前

後，以文學為主要表現領域的知青

主體已全面裂散，曾作為『新時期』  

文化（學）重要主體類型的知青，

似乎已走到了歷史的盡頭。」3許

多知青作家知難而退，結束了創

作。1990年代以回憶錄為主要形

式的知青寫作，依舊延續「青春無

悔」的主題。然而，正如學者楊健 

在《中國知青文學史》中指出，由於 

「受到主流文化的影響」，導致「寫

作是集體性的、倉促和浮泛的，只

是為了滿足知青群體的一種社會

性、情感性的要求。沒有出現具有

保留價值的個人回憶錄」4。遲至

新世紀前十年的記憶寫作，總體上

缺乏鮮活的生命體驗和對上山下鄉

運動的深度反思。

此外，對備受爭議的主流知青

集體記憶的修改甚至否定，早在

《顛倒歲月》出現之前就一直存在 

着。1970年代末，沙葉新的話劇《假 

如我是真的》（1979）就揭示過知青

回城中的權力尋租與交換關係。 

活躍於1970至1980年代之交的眾

多詩歌流派，從白洋淀詩群、貴州

徐小棣的《顛倒歲月》

是知青「記憶寫作」

的代表，這是一部有

着明顯代際特點和身

份自覺的追憶寫作，

表達了寫作者的人生

回望與反省，對被遮

蔽和扭曲的知青集體

記憶的反撥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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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書評 詩群到《今天》詩群的詩歌創作，

1980至1990年代的部分非主流出

版物，以及本世紀初年的部分影視

作品，都在瓦解、修改或豐富着知

青的集體記憶。其代表者包括小說

如老鬼的《血色黃昏》（1987）、韓東 

的《扎根》（2003）5，電影《天浴》 

（1998，改編自嚴歌苓同名小說）、

《巴爾扎克與小裁縫》（2002，改編

自戴思杰同名小說）、《美人草》  

（2003），以及電視劇《孽債》（1994， 

知青作家葉辛編劇）、《知青》（2008、 

2012，知青作家梁曉聲編劇）等。

尤其是1990年代開始大量出現的

報告文學式作品，重新燃起了一度

沉寂的知青夢幻，出現了「把痛苦

的回憶（這種回憶不無誇張的成份）

當作一種人生的炫耀」，並引發了

一批新的寫作者對知青運動和知青

文學的反思，這種反思「是將『知

青文學』引向一個更深的歷史思考

的契機」6。

1998年初，《上海文學》刊出劉

醒龍的小說《大樹還小》（1997），

被認為是知青寫作的轉機之一，此

部小說「一反知青作家的價值觀

念，從顛覆知青的物質存在和精神

存在這兩個層面來否定這場『知青

運動』」。它以否定之否定的逆向

思維，顛覆着以往的受苦受難者、

英雄的化身、田園詩人等知青形

象。 然而，由於「價值判斷的失

衡」，這使得作品用力過猛而陷入

「將那場歷史災難的罪愆歸咎於知

青本身」的極端和誤區。因此，最

大和亟待解決的問題在於：「用甚

麼樣的歷史觀、真實觀和價值觀來

重新剖析這場『知青運動』⋯⋯尤

其是那些曾經置身於這場運動中的

各種不同身份的角色和人。」7

在這樣的知青寫作困境中，楊

健敏銳地提出了「私人敍事」的概

念，認為始自1990年代後期8：

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價值開

始多元化，一些有個性的知青文學

作品開始零星出現。它們是知青文

學主旋律下的雜音，聲音是微弱

的，並不被人重視，還是一種邊緣

性的書寫。個人化、多元化的表

述，開拓了知青生活場景，使其更

廣闊、更豐富性，它們展示出知青

生活的日常場景，傳達出他們日常

思想，合乎常識的事實。

他認為「大多具有民間寫作的背景」

的「私人敍事」，有別於主流知青作

家所操持的「宏大敍事」話語，其

產生「暗示着一種能夠負載人道主

義和人權觀念的新知青文學的萌

動」；並斷言由此開始，「一元化的

敍事向多元的、私人的敍事發展，

是一種不可抵禦的文化趨勢」9。

就知青寫作實際而言，上述預判遲

遲未能兌現——直到2012年徐小

棣《顛倒歲月》的出現。

二　類自傳：追述知青前史

《顛倒歲月》是一部由非專業

寫作者所撰，卻具有較高文學價值

和文化意義的個人回憶文字。徐小

棣生於1953年，1969年9月在內

蒙古下鄉插隊，1977年返京，及

後在中學任教職至2008年。《顛倒

歲月》共四十七篇，按時間順序，

編串起作者從童年到青年成長過 

程裏所經歷的人和事。不同於一般

知青小說刻意的浪漫與虛構，《顛

不同於一般知青小說

刻意的浪漫與虛構，

《顛倒歲月》強調「敍

事沒有刻意虛構」的

「紀實」特徵。它是作	

者以自身經歷為基

礎、帶有濃郁文學色

彩的「類自傳」寫作，

與「自傳」高度相似而

又有所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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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歲月》強調「我的敍事沒有刻意

虛構」（〈後記〉，頁325）的「紀實」 

特徵。它接近於傳統意義上的「自

傳」：「一個真實的人以其自身的生

活為素材用散文體寫成的回顧性敍

事，它強調的是他的個人生活，尤

其是他的個性的歷史。」bk但是，

作者認為：「寫時沒有想過出版，

憶起一事，敍事一篇，積累幾年 

後看起來有點像『自傳』。但我本

想寫的絕對不是自傳。」（〈後記〉，

頁324）

《顛倒歲月》涵蓋了前文楊健

定義的「私人敍事」眾多特點，如

「擬真」，文字樸素，採用女性與底

層／民間視角，情感細膩，敍述平 

靜、從容、冷峻，不控訴、不隱惡、 

不居奇，見微知著、從個體性見 

證集體性等。一如魯迅《朝花夕拾》 

（1926）、沈從文《從文自傳》（1934）、 

楊絳《幹校六記》（1981）或者高爾泰 

《尋找家園》（2004）等膾炙人口的

記憶寫作bl，《顛倒歲月》在寫作

體例上採用多篇作品的散點式組合

方式。一般來說，這種各篇獨立的

結構，在系統性方面或有所欠缺，

卻因角度靈活而敍述自由，毋需對

記憶做事無鉅細的全景式再現。

一般意義上的「自傳」寫作，

遵循線性時間順序，強調敍事的完

整性以展現傳主的生命歷程，要求

傳主與讀者之間遵循約定俗成的

「自傳契約」等bm。在筆者看來，

上述追述式散文集有別於此，其共

性在於以自身經歷為基礎，是帶有

濃郁文學色彩的「類自傳」寫作，

換言之，是一種文學性較強的、與

自傳高度相似的「記憶寫作」。如

《從文自傳》儘管以「自傳」為名，

但讀者和評論者從來都是將其視為

優美的文學作品。另一方面，記憶

寫作在某種程度上，並非僅僅關注

自我，以自我為中心，而是從作者

的視點出發，寫他人，寫時代。總

體而言，《顛倒歲月》與「自傳」高

度相似而又有所區別。

《顛倒歲月》覆蓋了知青一代

兩個重要的人生階段：文革前與文

革初（前十八篇）；上山下鄉時期

（後二十四篇）。這兩個階段是聯繫

緊密的有機整體，構成了一代人的

成長經歷與過程。尤其是對文革初

期社會生活與紅衞兵運動的寫作，

也即1966至1969年間的「知青前

史」，在1980年代知青文學極盛時，

是被寫作者刻意掩蓋和遮蔽的，當

然也是歷來知青文學遭受詬病與質

疑之處。韋君宜曾指出bn：

他們的小說裏，都只寫了自己如何

受苦，卻沒見一個老實寫出當年自

己十六七歲時究竟是怎樣響應「文

化大革命」的號召的，自己的思想

究竟是怎樣變成反對一切、仇恨文

化、以打砸搶為光榮的？一代青年

是怎樣自願變做無知的。

而在梁曉聲、張承志乃至老鬼等人

的作品中，如姚新勇所言，「過份

渲染少年經歷，而忽略『文革』影

響和知青經歷，若不是表現出作者

對歷史和現實把握的無能，也至少

讓人懷疑那曾經推動過他們進行創

造性活動的不悔情結，已蛻化為幼

稚而近蠻渾的反智性傾向」bo。

《顛倒歲月》有別於此：寫作

既由懷舊觸及，又超越了懷舊，走

得更深遠。其對「知青前史」的回

望擯棄「青春無悔」的矯情，反思 

之刀既劃向歷史，更指向自身：「良

《顛倒歲月》覆蓋了知	

青一代兩個重要的	

人生階段：文革前與

文革初；上山下鄉時

期。對文革初期社會	

生活與紅衞兵運動	

的寫作，也即1966至	

1969年間的「知青前	

史」，是1980年代知

青文學寫作者刻意掩

蓋和遮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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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書評 心追逐着我去補全那些殘缺的故

事」（〈逃〉，頁71），「缺乏高尚情

操的社會必然會導致人性的墮落，

在我跟人一同拔『釘子』時，這種

墮落就早已開始了⋯⋯」（〈我拔

「釘子」的革命史〉，頁109）作者的

人生回望、懺悔反省，除了呈現非

功利色彩，更顯現燭照當下的現實

關懷：「願記憶使叫做『知青』的人

們領受教訓，在晚年高貴起來。」 

（〈疑案〉，頁202）在過去、當下與

未來的線性時間維度裏，記憶不僅

連接過去與當下，更指向未來，是

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尤其

是這種記憶屬於特定群體「創傷記

憶」的情況下。

三　懺悔與擔當：從個體 
到集體　　　　

學者張志揚認為曾卓與巴金在

1980年代初的創傷記憶寫作「有一

個共同的果：多少還在重複的圈圈

內，我們並沒有從如斯的『愛』或

『怨恨』中找到避免重複創傷的出

路」，而「尋求避免創傷重複的出

路，幾乎是巴金、曾卓下面一兩代

人的潛意識願望」bp。但縱觀三十

年來的知青寫作史，將這種「潛意

識願望」訴諸筆端的寥寥無幾，絕

大多數知青寫作「內容較為單一，

情節大同小異。大多為血淚史、磨

練篇、悼念亡友等帶有傳奇性的故

事，越苦越光榮，似乎不悲壯、殘

酷就不足以向人道，它們被描述成

一種生存鬥爭的勝利」bq。我們實

際上已經很難要求早期成名的知青

作家，在對個體與時代創傷記憶的

回顧與反思上，有根本的、質的轉

變或者飛躍br。知識份子研究學者

謝泳曾批評知青「過去太多地想到

自己的苦難，而很少想到自己曾經

也是那場災難的參與者，也是做過

錯事的人」，並提出：「知青那一代

人是否也面臨懺悔？面臨向自己曾

經傷害過的老師、前輩和一切自己

傷害過的人道歉？」bs

《顛倒歲月》不乏深切懺悔與

反思。〈練筆〉寫十三歲的作者混在

批鬥人群中，從背後發狠地擰了敬

愛的關老師之後：「失魂落魄地坐

着，噁心、暈眩、想哭，一直坐到

晚霞退盡，無邊的黑暗壓下來。」 

（頁5）〈逃〉中對「沒有想到與媽媽

同甘共苦」、「不顧一切地拋棄處境

困難的媽媽」感到羞恥，「向我在另

一個世界的媽媽懺悔」（頁71）。在

〈普晶的故事〉、〈雞毛信〉、〈異丙

嗪〉、〈我拔「釘子」的革命史〉、〈未

曾銷毀的日記〉、〈鏡子〉等篇章，

記錄了對年少的自己所犯的對時 

代的盲從與文過飾非，對同學、對

父親、對友人的不誠實或冷漠，對

自己軟弱妥協等思想行為的懺悔

等，真誠的悔意貫穿全書。有論者

認為：「徐小棣的敍述之最大好處，

在於不文過飾非，尤其她有着直面

自己內心的勇氣，這恐是許多人做

不到。」bt

三十多年來，以梁曉聲、張承

志、張抗抗、葉辛等人的創作為代

表的主流知青集體記憶深入人心。

而徐小棣將「紅衞兵」和「上山下鄉」 

的回憶，明確定位為一種立足個體

但又超越個體的、社會性的「創傷

記憶」，通過創傷的「再現」，表達

修正集體記憶之必要與迫切。在表

現知青命運的文字中，《顛倒歲月》 

並不追求梁曉聲《這是一片神奇的

《顛倒歲月》既由懷

舊觸及，又超越了懷

舊。其對「知青前史」

的回望擯棄「青春無

悔」的矯情，反思之

刀既劃向歷史，更指

向自身。作者的人生

回望、懺悔反省，除

了呈現非功利色彩，

更顯現燭照當下的現

實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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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青寫作	
土地》般宏大的建構、慷慨的激情

和英雄讚歌，以及謀求知青代言人

的角色，而以平實簡樸的文風和普

通個體的視角，來記錄時代的凡人

小事。從知青寫作史來看的話，這

種以「小人物＋平凡事」的寫作，

更具突破的可能性。

《顛倒歲月》以小人物相對冷

靜、客觀、理性的回憶對個體知青

的遭遇與命運的冷峻敍述，便遠勝

諸多名震一時的知青小說。如普通

知青安建設的死，梁曉聲、張承志

等必將其處理為對「理想」、「青春」 

或「集體」的英勇獻身，徐小棣並不 

如此，她在〈有誰還記得安建設〉 

中寫道：

在知青史的宏大敍事裏，在田園牧

歌般的懷舊中，我認為每個具體的

人在這段歷史中特有的遭遇，都不

應該融入整體而消失無蹤。所謂時

代悲劇，總是落在具體的人身上。

遮蔽遺忘安建設這樣的個人遭遇，

只能使知青上山下鄉的總體圖景變

得模糊。安建設之死能清晰呈現知

青群體的部分真實狀況，幫我們看

清那個時代。（頁138）

用文字為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

立傳，不僅從細節上彌補主流歷史

之不足，讓時代特徵更顯清晰，「也 

凸顯出那些被湮沒在大歷史中的小

人物的身影，顯現出民間史和私人

史無可取代的獨特價值」ck。「當個

人的歷史成為社會史的一部分，私

人記憶與公眾記憶重合的時候，個

人史的抒寫、私人回憶的輯錄，就

顯示出重大的意義和無法取代的價

值。」cl徐小棣說：「這一點個人記

憶，遠未使那段歲月窮形盡相。」 

（〈後記〉，頁325）這透露出作者敏

銳地意識到「個人史敍事如何與社會 

史敍事取得平衡」的寫作難題，也

即個人史如何與社會史結合、個體

記憶與集體記憶如何轉化的問題。

回到《顛倒歲月》一書，作者

對這一問題的處理，主要是對「細

節」與「個人命運」的堅持。從第一

篇開始，娓娓道來的文革早期的

「大亂」、紅衞兵的「殘暴」、不同階

級人物之間的敵意，年代的瘋狂撲

面而至，彷彿就在昨天，就發生在

你我身邊，觸手可及，感同身受。

小人物戰戰兢兢、小心翼翼的生存

智慧，政治高壓下普遍而具體的人

情冷暖、世間百態表露無遺：〈北

長街的尹奶奶〉中溫情戰勝殘暴；

〈壞人之死〉中有着良好道德修養、

舉止優雅的退休女教授，面對紅衞

兵毒打時鐵骨錚錚地高喊：「我是

協和醫院戴大紅花退休的醫生，是

自食其力的醫生！」（頁48）最後被

毆打致死；〈西河沿兒〉裏底層人落 

井下石的嫉妒心理；〈「文革」市井〉  

中謹小慎微的小老頭兒；〈疑案〉寫

盡包括知青在內的人性暴戾和相互

傾軋，反思人性中的獸性。

〈自由一日〉寫身體與精神遭

受長期禁錮的惡果。其故事與境界

直逼高爾泰《尋找家園》裏的〈沙

棗〉，二者皆敍述「類監獄」環境下

的長期麻木及難得一時的恢復。面

對短暫的可支配，磨礪至麻木的當

事人，藉由脫離勞作視野的周邊景

致，以及「縣城的人不列隊走，都

自己走自己的」（頁178）這種視覺衝 

擊，喚起了塵封已久的日常生活記

憶，由此反襯「自由」的可貴與短

暫：「當晨光射進轉運站窗戶的時

候，我的自由一日就結束了。我像

《顛倒歲月》並不追求

宏大的建構、慷慨的

激情和英雄讚歌，以

及謀求知青代言人的

角色，而以平實簡樸

的文風和普通個體的

視角，來記錄時代的

凡人小事，讓時代特

徵更顯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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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書評 一滴水又迷失在洪流中。」（頁179） 

由此，〈自由一日〉揭示了「一個人

如果長期處於極端環境的壓制之

下，⋯⋯可能出現另一種極端，人

們會慢慢變得習慣，把極端狀況變

成一種虛假的常態」cm。而〈未曾

銷毀的日記〉則寫「語言」的規訓與

控制，個人被迫「失語」和人際交

流的「言不由衷」，讓我們想起尤鳳

偉書寫知識份子在反右運動中的命

運的小說《中國一九五七》，其主人

公周文祥在嚴酷的勞教環境中，為

了「抵抗遺忘」，創造了一種只有自

己才能理解體會的語言cn。

〈鏡子〉寫一個命途多桀的礦

工家庭出身女知青，由於人際關係

不好，遭受排擠，被「就業人員」 

引誘而懷孕，下半輩子「一直靠給

單身礦工洗衣為生」（頁217）。作

者因此叩問：「失去詩性與美感的

生活會是怎樣的？本應靈慧的少女

們當年又是怎樣的？」（頁218）這

與嚴歌苓《天浴》的主題與主角命

運相類似，相形之下，《天浴》對女

主角的命運處理太富於戲劇色彩

（一個純潔無瑕、珍惜身體、珍愛

生命的少女，先後被多名男子以照

顧回城名義所誘姦），而〈鏡子〉所

述更具現實性與普遍性。〈李學艷

的標兵照〉、〈地方官國危與小青年

唯加〉與〈造假逸事〉諸篇，寫回城

受阻知青的焦灼與造假，寫盡「上

山下鄉」的完全破產與虛偽本質。

如是種種，使得徐小棣的寫作向以

描寫羅馬尼亞普通人在極權統治下

生活的羅馬尼亞裔德國小說家、

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米勒

（Herta Müller）靠近：「個人如何對

抗強大的烏托邦意識形態，而不致

被其吞噬？米勒開出的藥方是，拒

絕加入合唱，生活在細節中。」co

而在〈鏡子〉中，人物與故事在作

者的調度中娓娓道來、重生重演，

躍然紙上，這就是文學的魔力、魅

力與邏輯：「人類為何仍需要文

學？必然是因為，它有着非文學不

可替代的價值——比如，審美的

愉悅，人性的穿透。文學性才是文

學的首要屬性。文學的邏輯起點和

最終指向都是：人。」cp

四　結語

從文學史的眼光來看，以《顛

倒歲月》為代表的知青寫作，是繼

1980年代初期之後，「知青」寫作

對「右派」寫作的再一次逼近與看

齊。如果說前一次是各領風騷的

話，那麼三十年後，被拋離在後的

知青寫作知恥而後勇式的奮起直

追，其得與失，均反映了知青寫作

接近右派寫作的努力、嘗試與經驗

教訓。二十世紀末，面對「知青文

學似乎已經走到它的歷史終點」cq

的情景，楊健提出展望cr：

知青一代已經進入了中老年，已往

知青文學的欠缺和謬誤，能否得到

彌補、糾正，知青文學如果重新書

寫，希望能否寄託於民間寫作？知

青文學題材是否會進一步多元化、

泛化？能否出現再度的繁榮？這一

切都有待於新世紀的寫作實踐來給

予回答。

今天看來，徐小棣《顛倒歲月》正

面、肯定地回應了這些問題。我們

因此有理由期待更多徐小棣式的知

青寫作者及其作品。

作者敏銳地意識到

「個人史敍事如何與

社會史敍事取得平

衡」的寫作難題，也

即個人史如何與社會

史結合、個體記憶與

集體記憶如何轉化的

問題。作者對這一問

題的處理，主要是對

「細節」與「個人命運」

的堅持。

c149-1410029.indd   150 15年6月2日   下午2:29



	「記憶寫作」與	 151	

	知青寫作	註釋
1	 丁帆：〈知青小說新走向〉，

《小說評論》，1998年第3期，頁

12。

2	 參見盧新華：〈傷痕〉，《文匯	

報》，1978年8月11日；孔捷生：	

〈南方的岸〉，《十月》，1982年	

第 2期、〈大林莽〉，《十月》，

1982年第6期；梁曉聲：〈這是	

一片神奇的土地〉，《北方文學》，	

1982年第8期、〈今夜有暴風

雪〉，《青春》（增刊），1983年第	

1期；張承志：〈黑駿馬〉，《十月》，	

1982年第6期、〈北方的河〉，	

《十月》，1984年第1期；史鐵生：	

〈我的遙遠的清平灣〉，《青年文

學》，1983年第1期；韓少功：

〈西望茅草地〉，《人民文學》，

1980年第10期。

3	 姚新勇：《主體的塑造與變

遷——中國知青文學新論（1977-

1995年）》（廣州：暨南大學出版

社，2000），頁131。

489bqcqcr　楊健：《中國知青	

文學史》（北京：中國工人出版	

社，2002），頁429；446；446、	

452；422；457；457。

5	 老鬼：《血色黃昏》（北京：

工人出版社，1987）；韓東：《扎

根》（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3）。

67　丁帆：〈走出角色的怪

圈——「知青文學」片論〉，《文藝

爭鳴》，1999年第1期，頁21。

bk	 勒熱訥（Philippe Lejeune）

著，楊國政譯：《自傳契約》（北

京：三聯書店，2001），頁201。

bl	 參見魯迅：《朝花夕拾》，收

入《魯迅全集》，第二卷（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沈從

文：《從文自傳》，收入張兆和	

主編：《沈從文全集》，第十三卷	

（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2012）；	

楊絳：《幹校六記》（北京：三聯

書店，1981）；高爾泰：《尋找家

園》（廣州：花城出版社，2004）。

bm	 此處「自傳契約」的觀點與定

義，主要根據勒熱訥：《自傳契

約》。所謂「自傳契約」，就是作

者的某種暗含或公開的表白，作

者在其中表明寫作意圖或介紹寫

作背景，這就像在作者和讀者間

達成的一種默契，作者把書當作

自傳來寫，讀者把書當作自傳來

讀。參見楊國政：〈譯者序〉，載

《自傳契約》，頁6。

bn	 韋君宜：《思痛錄》（北京：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

頁114。

bo	 姚新勇：〈從「知青」到「老三	

屆」：主體向世俗符號的蛻變——	

知青文學研究之三〉，《暨南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2

期，頁111。

bp	 張志揚：《創傷記憶——中

國現代哲學的門檻》（上海：上海

三聯書店，1999），頁4、5。

br	 近年來，知青寫作中唯一能

與《顛倒歲月》相提並論的，筆者

認為是出版稍早、由北島和李陀

主編的三十一人文集《七十年代》 

（北京：三聯書店，2009），部分	

篇章相對於之前的同類寫作，在

廣度和深度上達到了一個新的高

度。該文集不乏精妙絕倫的篇

章，但同時也充斥煽情甚至矯情

之作，如北島回憶文革某天晚

上獨自一人騎行時「迎向死亡的

感覺真好」之類（參見北島：〈斷

章〉，載《七十年代》，頁49）。

bs	 謝泳：〈右派作家群和知青

作家群的歷史局限〉，《當代作家

評論》，1998年第5期，頁52、

53。

bt	 遆存磊：〈徐小棣的荒誕版「奇	

境記」〉，豆瓣讀書，http://book.	

douban.com/review/5593204/。

ck	 王淼：〈大歷史中的小人物〉，	

《晶報》，2012年12月23日。

cl	 參見「人與歲月」叢書（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的出

版語。

cmco　參見朵漁：〈生活在細節

中——我讀赫塔．米勒〉，《南方

都市報》，2012年4月22日。

cn	 尤鳳偉：《中國一九五七》（上	

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

cp	 任曉雯：〈一個人和他的國〉，	

《南方都市報》，2014年3月23日。

黃　勇　暨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c149-1410029.indd   151 15年6月2日   下午2:29


